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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美国男孩

 

三年前我刊了一個徵友廣告，想要找一個lover，後來來信的不少，可是符合我希望的標準的卻寥寥無幾，阿謙就是其中被我挑出來準備要回電話的。

 

他信上說，他180公分／73公斤，水瓶座，工作是平面設計，喜歡旅行健身。我看他附上的照片，小眼睛，臉孔不是特別帥，可也有一種乾淨平凡的魅力，衣著略有打扮設計，基本上就給他80分了，通了第一通電話後，彼此談得還算愉快，馬上我們就約隔天晚上在我住的附近的麥當勞見面了。

 

他遲到了10分鐘，來的時候因為匆忙身上的項鍊手環敲得叮叮噹噹。他的身高體重果如他所說的那般高壯，緊身的T-shirt讓他剛健身有成的身材更加凸顯，厚厚的胸膛和手臂讓坐在他對面啜飲著大杯可樂的我眼神四處流轉飄移。他因為話多，專注的對我說明他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有點天真，感覺應該是我大他1歲而不是他比我年長。

 

聊了2個小時後，飲料見底，第一次約會見面該談的基本資料也都敘述的差不多之後，我們有禮的分手告別。走回家的夜路上，我並沒有特別的高興或失望，因為他條件雖然不錯，對我所要尋找的而言，卻不完全是那樣的類型。我邊走邊踢著小石頭，到家之後看看電視上了網，很快便睡了，也不去多想他。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他的電話，從公司打的，他說只是跟我問候一下（很有趣的一句話）。他這樣說讓我很快的知道至少他對我印象也不錯的，不像之前已經數不清的盲目約會，喝完一杯飲料大家就散了，客氣一點的會跟我說：「再保持連絡！」我就真的傻傻的等他們再打電話給我約我出去，當然總是空等了。

 

晚上我們約在師大的茶店喝茶聊天，開始談到自己以往的感情經驗，我因為次數很少又不深入很快就談完了，倒是他打從工作以來就陸續有不少的曖昧經驗。過去都已過去，我比較好奇的是他的現在。

 

他說他前陣子認識了一個ONS的朋友，上過一次床之後兩個人感覺不錯還維持見面了一陣子，當然還是會做愛。後來他發現對他感情越放越深，而對方卻不願有更深的承諾，讓他開始痛苦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阿謙是個易感的男孩，很容易投入自己的情緒中，看他講得有些難過，我倒有些措手不及。我於是結了帳，說要帶他去附近的河堤吹吹風走一走。這河堤是我每晚下了班吃完飯之後常會來散步的地方，常常會一個人孤單的走著想像不知道會有哪一天身邊能夠多一個人一起聊天，沒想到第一次的經驗卻不是跟我的lover。

 

阿謙看到摩托車騎了一小段路就出現隱藏在都市叢林中的河堤既驚訝又興奮，先前沈浸在無解感情裡的憂傷馬上去了一半，像小孩似的雀躍。我跟他走走聊聊，算是我少有的經驗。後來在一旁的水泥椅上坐下來，在陰暗寂靜的氣氛下他開始說起對我的感覺，說喜歡我，希望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交往。

 

我跟他認識才幾天，感覺實在沒有強烈到我可以決定交往與否。難得急性子的我可以覺得兩個人慢慢來，先做彼此關心的好朋友再看看是否要更進一步。他聽到了我的回答顯得很落寞，我拍拍他的肩膀（哇！好結實！）告訴他不要這麼急，我目前會把他當很好的朋友對待的。

 

一直到他騎上機車我跟他道別，他都還難掩失望的表情，我看著他漸遠的身影，沒有什麼很特別強列的感覺。

後來幾天我們都會通電話，聊一聊。星期天晚上我們出來吃晚飯，他帶我到我幾乎不涉足的東區忠孝東路巷弄裡的餐廳吃特別的烤雞腿飯，聊聊天喝喝茶，有趣卻也沒特別的讓我興奮。阿謙是個好男孩，外型體型都不錯，人也算誠懇和善，可是對我我就沒有感覺到有特別的火花爆開。

 

喝完茶後我坐上他的大機車，問他接下來要去哪。他說：「你之前說你有一些國外的同志雜誌，我可不可以去你住的地方看？」

要到我住的地方？他第一次開口。是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對他我堅持先以好朋友的方式對待，如果太快就擦槍走火幹上了，我覺得對我們的交情不見得是好事。

 

「好吧！就去我住的地方看看吧！可是就真的只有看雜誌歐！」我想太多，擔心可能會發生不該太快發生的狀況。

車到第一個紅燈他停下，轉過頭有點緊張的問我：「你會不會很在乎你lover的尺寸大小？……跟我上過床的都說我的是他們見過的最大的……」

他說的時候臉朝前方不敢正視我，似乎講得有點不好意思，講的卻是他傲人的長處。我很意外他會跟我說這些，也知道他可能的用意，於是我說：「你不要誘惑我……我禁不起誘惑的……」

 

綠燈了，車子向前衝去，我們都不知道要接什麼話。

行至和平東路，路寬車不多昏黃的街燈又暗，我大膽的貼近他耳邊問他：「我可以摸摸你的胸肌嗎？」

他乾脆的說：「當然可以呀！」

輕扶他腰間的我的手於是向上移碰觸他隆起的厚實胸肌，頗有彈性，在戶外做這種事感覺實在很刺激。可我不敢再去仔細挑弄他的乳頭，點到為止，畢竟我們正騎著摩托車。

 

到我住的小房間，放置好外衣袋子後，我準備開抽屜拿他想看的雜誌，他卻把背心脫下，說：「你剛剛不是說要摸摸看我的胸肌嗎？」邊說邊把緊身的白色T-shirt脫下。

 

我回過頭看到他健身有成的體格龐然立在眼前，一時緊張得不知所措。他笑了一下，抓住我的手去貼住他的胸肌，溫暖的觸感及他砰砰的心跳，他的胸肌形狀很漂亮，乳頭也黝黑大顆，讓我一下子臉漲紅了。

 

很快的他往我壓過來，躺下去一旁的單人床。我們開始擁吻，一開始只是感覺彼此雙唇的柔軟，後來舌尖便互相鑽入試探，口水送往迎來，整個臉溼糊了大半。

 

這樣子好幾分鐘過去了，我脫去上衣及牛仔褲，他也順手退去他的皮褲，進而內褲，很快的我們已是坦承相見了。

他的身體運動得結實有致，我開始往下移動，去吻他其他我未曾見過的肌肉。結果，我的手碰到了他開始長大硬挺的雞巴。

「哇！」我不禁叫出來，真是一根巨棒，在我的手中漸漸漲得更大更挺，龜頭也驕傲的挺出，很火熱的溫度。

「哇！你的真的好大！」我看著他笑說，他又興奮又略顯驕傲的得意對我淫淫的一笑。

「我要含了歐！」我輕聲的對他說，他點了點頭，把他的雞巴移到我的嘴，我像進行隆重的儀式似的開始舔他的龜頭，一小片一小片的用口水溼潤它，感覺他雞巴不停的縮漲，感覺他龜頭已經開始冒出一些鹹鹹的黏液，感覺他整根雞巴特別的氣味。

 

阿謙閉上眼睛享受我的服務，輕輕的喘息，我的手一隻握住他的雞巴，一隻向上挑弄他的乳頭，感覺到他乳頭也慢慢挺立而有彈性。

舔完了下邊，我開始舔他上半身的肌肉，從腹肌到兩塊胸肌，從乳溝到肩膀手臂，感覺許久未曾嚐過的男性肉體的好味道，我開始吸吮他的手指。

不時的感覺他的巨根在下方硬挺移動，還有一直冒出的黏液溼貼在我大腿和肚腹。阿謙爽了一陣，他睜開眼，手扶著我的下巴，看著我，好像喝了酒般的微醺，笑笑，要再跟我舌吻。

 

我一下子轉開臉，不好意思的低聲說：「我才剛吸完你那根，你現在再跟我親，不是就會吃到你自己的……」我很多心，沒想到他馬上說了：「沒關係……」就又開始和我進行第二場的親吻比賽了。

 

阿謙的巨根的確令人吃驚，那長度及圓徑都是我見過（用過、吃過）的第一名，我想他的長寬足足有一般人的兩倍，簡直就是常看的美國G片中老外的size，銀幕中的幻想竟然會現在插在我的嘴裡抽動，實在是來得突然又太快。

 

阿謙開始要為我服務了，他望下尋我的小底迪（相信我，任何人的和他一比都要自覺渺小），開始為我口交。我感覺很不好意思，因為實在不如他的雄偉。可是他似乎並不為意，盡心的吸吮讓我舒服，他的動作時而溫柔時而粗魯，看來也是個中高手。有時我輕推開他，卻又被他強硬的抱得更緊，幾乎無法喘氣。我抱住他的雙臂，感覺他的背上汗溼一片，一種男人的氣味攪和著我們的曖昧。

 

我舔著他的乳頭，用舌頭點過來挑過去，阿謙看來很喜歡我這樣做，我的口水塗遍他厚實的胸肌。

開始我越來越進入狀況，我開始說一些有的沒的助性，如：「阿謙你雞巴好大根歐！早知道就第一天見面就跟你上……」「哥哥，舒不舒服……」諸如此類的，這些話在後來想起實在讓人臉紅心跳，床第之間的細語實在登不上台面。

 

阿謙沒有要求玩插入，我也不擅此道，只要能愛撫口交互相打手槍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也是我之前和人上床的方式。

我和阿謙翻來覆去，舔過來吸回去，我開始想射了，於是我問他：「阿謙，你想怎樣射出來？要射在我哪裡……」

沒想到阿謙竟然有點抱歉的說：「我今天不想射出來，你射就好了。」

我吃了一大驚，這是我未曾經歷過的狀況——對方不想射？！這讓我當場掃了一大興，似乎小底迪也頓時縮了回去，他不想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今天早上有自己打手槍了……」阿謙不好意思的向我解釋。可我並不認為這是原因，我們都還年輕，我不相信一天打兩次會是問題，而且阿謙還這麼壯……。

 

總之，阿謙的態度是不打算讓我和他的“小”打聲招呼了，這讓我十分挫敗，也很不解。阿謙接著問我要射在他哪裡？他都可以幫我。

很快的，我請他在我的下方臉貼著我的胸膛，舌頭吸著我的乳頭，在那樣的刺激下我射了好多在他的前胸和腹肌上，我一直喘著氣。

清理過後，我送他出門，兩個人臉上多了一種尷尬的表情。

他回家了，回到房裡，看著空空的床，很難想像剛剛這裡經歷過怎樣的一場激戰。好像有一點滋味，卻又抓不住什麼似的空虛。

那晚，我躺在床上，想著阿謙的肌肉動作和大雞巴，我自己又打了一次手槍，當然，自己一個人的遊戲和兩個人互相較量是很不同的，我想念他的體熱和喘氣和身體肌肉的重量。我希望可以再被他幹一場，即使他要求玩10要把我插到痛死也心甘情願。

 

第二天星期一，我等了他整天的電話，一直到晚上10點半電話依舊沒有半聲動靜，我開始有一種預感，阿謙今天不會打電話給我，很奇怪的想法，認識他一個星期來我們是每天通電話的啊！

 

等到11點，我終於忍不住主動撥他的手機，響了10幾聲，還是沒有接通。

我開始覺得事情會有不同的走法了。為什麼阿謙昨晚會虎頭蛇尾？他前幾天還向我表示要交往的好感的呀？！連上床也是他主動暗示的啊？！是哪裡出了狀況讓他突然轉頭呢？

 

我糾纏不清理不出頭緒，也不敢直接問他。當晚實在是帶著疑問入眠，夢裡數的都是問號。

星期二晚上，我等的他的電話終於來了，他若有所思的約我出來見面，並且選在之前去過的河堤。

見到面，他第一眼的笑容有點歉意，我對他笑了笑，兩個人一起又沿著曲延的河堤走著。聊一些工作上的瑣事，他說自從幾個月前他去健身後，就常常有一個男同事藉故要試試他的成績會用手指搓他的胸肌……他說曾經在出差時陰錯陽差地和公司經理在旅管裡上了床，第二天經理裝作沒這回事一樣……他說……

 

我靜靜聽他投入的說著，一如第一次見面時他跟我傾訴那個ONS的朋友對他的點點滴滴，其實我更想談的是我和他之間的未來，不知為什麼，和他上了床之後，我對他有更多的期待，應該不是他的大雞巴的關係……也許是他結實的肌肉和一種男人男孩混和著的特殊氣息，這樣吸引著我，我開始恨自己上星期他要求交往時我為什麼不答應，還要慢慢從朋友開始做起，我在堅持什麼呢？

 

「昨天晚上我之前那個ONS的朋友打給我，讓我心情很亂，所以我就沒有打電話給你。」阿謙對我解釋著。

歐？沒關係。」我其實心中可是計較著很。

他跟我說希望我跟他可以再交往看看，讓我很為難，我已經認識你了……」

我不知要如何回話，就一直走著。

河堤平常到晚上9點半10點跑步散步遛狗的人就逐漸返家，開始寂靜冷清，樹多的地方也沒路燈，就是陰暗一片。

我和阿謙無聲的走到很黑的地方找了個雙人行道椅坐下。這地方平常我一個人根本不敢來，沒想到走著走著就到了這裡。

坐下來，阿謙與我已經沒有什麼話說了，我想著他目前到底要選擇哪一邊而心懸著，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以前我和阿正，就是那個ONS的朋友，我們會騎車到陽明山上，然後找一塊草皮，就幹了起來……」

阿謙這樣說讓我嚇了一跳，一方面不知為什麼他突然說出這種隱私，一方面也吃驚於他敢在戶外做愛？！

我問他：「你們是拉開石門水庫互相打手槍嗎？」

「沒有，我們是脫光光然後幹！」

我倘目結舌，這種事我無論如何是沒有膽子做的。

结果更令我吃驚的是，阿謙慢慢用手去搓他的褲襠，一直搓到我看到藏在底下的他的大肉棒挺起撐著褲子，然後他對我不懷好意的笑著，拉著我的手去摸他的雞巴，搓著搓著……

 

「你想不想試試看在外面做愛的感覺？」阿謙笑著說。

因為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太快，而一臉困惑。

「如果你…你想和我上床的話，我們…可以回去我住的地方上……可是我不想在這邊……」我看著他，吞吐的說。

「試試看嘛！也許你會覺得很喜歡很刺激……」阿謙繼續笑笑的說。

「我不會在這裡做。」我很直接的告訴阿謙。

阿謙感到困窘，馬上把抓著的在他褲襠上的我的手放開，兩個人尷尬不已。

我說︰「回去吧，也11點了，明天你還要上班。」然後起身。一路上兩個人都不知道要再講什麼。

到了他停摩托車的地方，我終於忍不住跟他說：「阿謙，我們能不能再去我住的地方上一次床？」

這句話讓彼此都很為難，他說：「我現在心情很亂，不管是跟你還是阿正，我都提不起心情要做什麼……」

我並不相信阿謙的話，因為剛剛他才要求我在戶外跟他幹，怎麼現在就說提不起勁呢？我知道一定是他那邊有新的想法，不管是他想回去找阿正還是他突然喪失了對我的興趣，總之，我跟他才走了一個多星期的感情有轉變了。

 

他發動摩托車要離去時，我誠懇的告訴他：「你先回去解決和阿正的事情，如果你們決定要在一起，我真心祝福你，如果你希望再跟我嘗試交往，我會再繼續等你。」

 

阿謙聽完，對我說︰「謝謝。」然後笑了笑，騎走了。

那時並不知那是我最後見他的一面。

那天晚上我輾轉難眠，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每次交友都落得不得善終，更不知道為什麼那天晚上在床上他會突然急轉直下的打道回府。是我說錯了什麼話？舔錯了什麼地方還是我的底迪的大小讓他大失所望？一切的答案都只有阿謙心裡明白，我很難去弄清楚。

 

半夜我寫了一封e-mail給他，表明對他的好感希望還能有機會交往…等等，言簡意賅，希望我的誠懇能給他一點的感動。

第二天中午，我又接到他從辦公室撥來的電話，他吞吞吐吐的說：「我收到你的e-mail了……」

就是一陣沈默。

我接著說：「昨晚當你走時，我就知道你的決定了……，我只能跟你說，我願意再試試，如果你覺得我們之間還有機會，你再跟我連絡。」

阿謙苦笑了一下，也沒再說什麼。

至今三年，我沒再接到過阿謙給我的訊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急轉彎，也不知道他後來有去和阿正復合嗎？阿謙是我認識的同志朋友中一件有趣而難以忘懷的事。

 

上星期我整理舊資料，終於忍不住撥了之前他寫給我的交友信上的手機，沒想到他沒換，沒想到我還能找到他。

阿謙也很興奮，畢竟已經三年了我還會記得他。他說他還在原來的公司做同樣的職位和工作，他說他前陣子接了一個電視廣告，我很驚訝，不知道原來那個看來有點眼熟的男生就是他。

 

他也告訴我，他交了一個新的lover，3個月，一切順利。

掛完電話，我覺得落寞。其實我打給他也希望能還有見面交往的機會的，畢竟我也一個人很久了。雖然最後我跟他說有空出來吃個飯他也說好，可我能感覺到他並不會再跟我出來見面的，我就是可以知道。

 

後來我偶爾有機會跟人上床，也許體格很好，也許長得頗帥，但是就是沒有一個人的雞巴可以和阿謙並駕齊驅。

昨天我到士林夜市，看到一攤士林大香腸，看到那烤架上火紅色澤的粗肉棒，我可以告訴你，阿謙的粗細就差不多那個樣。

至於他的長度，我說了你也不會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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